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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
手握正义之“枪”
妙笔著文章
浓缩人间万象

我们是一群青春的小鸟
有着活泼靓丽的动感羽毛
我们是一群奔腾的骏马
有着优雅健康的快乐细胞

写酸甜苦辣
述是非真假
期许和盼望
融合与创新

匆忙的脚步
不是在采访
就是在采访的路上
为了赶稿我们习惯挑灯夜战
秉持操守我们选择任劳任怨
疲惫的身影时常伴随满天星光

策划拍摄采访
挖掘一篇篇有价值的新闻
编辑排版制作
传播一曲曲动人的华章

祖国强盛民族兴旺
是我们的坚持和守望
人民富足社会文明
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笔尖记录时代
图片见证发展
在路上
我们一直在路上

不忘初心
砥砺向前
我们的名字是记者
我们的职业充满阳光

春啊，如此短暂而又漫长。盼着盼着，春天
还未开始，便已悄然结束，惊鸿一现，明明朗
朗，万物复苏。昨日的枯树，转眼间已萌生绿
芽，昨日的杏花，转瞬即随风飘落。悄悄地，悄
悄地，春，就这样结束了。

落英缤纷，我伫立于树下，啊，时间为何逝
去得如此快？我伸出手，想抓住时间，哪怕延缓
片刻也好。可时间一如霜雪，冷酷无情、毫不留
恋地从我指间溜过，在我眼前散去。如今，我还
有多少个年月能挥霍？啊，聪明的你告诉我，时
间为何如此匆匆？望期年之后，我仍站在杏花树
下。

如果给你一个杠杆，你能撬起地球。同样，给你一片肥沃的土
壤，只要你肯扎根并生长，就一定能结出美丽的花朵，收获硕果。

《白城日报·周末》副刊就是这样的一片土壤，让白城市本土的
千百个文学爱好者们找到了希望和动力，并愿意为之而笔耕不辍、
奋斗不已。

曾几何时，我捧着《白城日报·周末》副刊版上发表的作品，彻夜
难眠。那上面清晰印着我的名字，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写
作之路，一路走来，我也遇到过无数次的打击和失败，质疑自己选择
写作是不是错了？可是当编辑们把我的稿子经过雕琢之后刊登出来
时，又倍增信心，觉得这条路没有选错，要坚持、要继续提高和磨炼。

离离原上草——白居易(唐)

第一次向《白城日报》副刊投稿是1994年，手写的一篇巴掌大
的豆腐块散文，记得收下我稿子的老师姓才，后来听说他去了松原
日报社。这篇散文发表的时候，后面还署上了我的工作单位，结果没
几天就接到了一批来信，着实吓了一阵子。

后来的几年再投稿，都是邮寄和发邮件，再没去见过白城日报
社的老师。直到有一次涉及改
稿，去了《白城日报·周末》专刊
部，见到两位编辑老师，都是大
姐，挺和蔼的，但也让我紧张得
不行，还被她俩一顿安慰，鼓励
我继续写下去，欢迎投稿。

很多年以前，《白城日报》
副刊的李文斗老师到我单位采
访，我作为工作人员提供素材
认识了他。他像大叔一样告诉
我，愿意写就要坚持，白城有

“原上草”呢。
当时我留了李文斗老师的

电话号码。后来在白城日报社
举办小记者采风活动的时候，
我主动联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李文斗老师，给女儿报了名……也许是
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对我女儿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孩子的
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她调侃说：“妈，就算我写检讨书，都能写出1万
多字的。”后来孩子上大学选择了中文专业，我觉得是受我的影响，
也是受少年时参加的小记者采风活动的影响。

2008年11月，在参加白城市一次文学活动时，李文斗老师
把一位叫刘莉的老师介绍给我，并告诉我，现在副刊的工作由刘
莉主任负责。

事业长河，总有人接过接力棒，继续向前奔跑，对于副刊来说，
也是如此，一代又一代编辑继续为人做嫁衣、甘当人梯。

草堂何处觅——郭印（宋）

作为家乡的文学平台，《白城日报·周末》副刊承载着这片土
地上众多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者的梦想。一大批读者把阅读《白
城日报·周末》副刊当成了解白城文化发展的窗口，很多作者也是
通过在这里发稿而走进读者的视野，成为“文学名人”。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每当在《白城日报·周末》副刊上发表了一
篇篇幅长、题材新颖的稿件，总有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联系我，给予
我一定的鼓励和评价，让我从中感受到宣传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2009年2月3日晚7点多，我突然接到一位文学圈的老师打给
我的电话，向我约一篇关于正月十五军人不能回家团圆却坚守岗位

的稿子。他说，把我推荐给《白城日报·周末》专刊部的刘莉主任，为
《白城日报·周末》一版写篇通讯。因为我惯常写军旅题材，这个稿子
要得急，第二天早8点就要交稿。

晚上8点，我战战兢兢地给当时并不熟悉的刘莉主任打电话，
说我可能写不好，怕耽误事儿。可刘莉主任笑着说，你经常下部队，
写军旅题材的稿子，最能体会到军人舍小家为国家的艰辛和奉献，
你看到啥就写啥，觉得咋写能表达你对军人的了解和理解就咋写，
我不给你设定框框，就凭着你的感情去写。

就这样，我用了一宿的时间，写出了通讯《说句心里话，我也想
家》。我以4位驻扎在白城的现役军人为原型，再现了他们“过年不
能回家，拜年全靠电话”的真实军旅生活。这篇稿子是没有采访的，
全凭我日常与军人的接触、了解的真实情况撰写的。而且我也认识
这4位军人的家属，也聆听过家属对于丈夫、儿子在逢年过节的时
候不能回家团圆的感受和失落，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几次掉下眼泪，也正是把我的切身感受融
入到稿件中，这篇稿子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这篇稿子，是当时我在《白城日报·周末》上发表过篇幅最长
的一篇稿子。虽然明知被刘莉主任一顿改稿，但看到自己的名字在
上面，还是欣喜若狂了很长一段时间。而那时，我与刘莉主任只有一
面之缘。直到2012年，在大安市召开嫩江文学现象研讨会时，我才
第二次再见到她。

其实，我是最清楚从“我不行”到“我能成”，我的成长和进
步，离不开所有为我编辑过稿件的老师的付出，这就是最大的鼓
励和指导。

心香日夜添——吴潜(宋)

有一次，在军地双方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中，部队有很多官
兵问刘莉主任，咋能投稿“命中率”高？针对这个问题，刘主任
专门给大家讲了“如何正确投稿”的讲座。讲座中，刘莉主任跟
大家说：“你们只要热爱写作，认真写、坚持写，我们当编辑的就
会大力支持你们。”

“你们只要肯写，我们当编辑的就会支持。”这句话，不仅仅我本
人感同身受，身边的很多文友也深有体会并获益匪浅。

因一句话，爱一份报，得一片天地，走一条路。
驻白某部队有一位热爱文学的武班长，多年来写了很多散文，

竟然没有投过稿。那次交流活动后，武班长到白城日报社找到刘主
任投了一篇稿，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投稿。过后他跟我说，他当时真
是特别害怕被否了，也许以后都没有勇气再写下去了。

结果，武班长的这篇稿子真的就在《白城日报·周末》副刊上
刊登出来了。武班长把报纸上的稿子和自己的原文一个字一个字
的对，之后告诉我说：“李老师，你知道吗？刘主任给我这个460
个字的稿子，改了32处，这回我知道了，以后再写散文，不应该犯

哪些毛病了。”
当时我真的没在意武班长的话，因为编辑改稿是正常的，谁去

细想改了多少处。但第一次投稿的成功给了武班长莫大的鼓励，他
一发而不可收，写作更加勤奋了。他不但敢于向《白城日报·周末》副
刊投稿，而且还向省、国家级媒体投稿。一年多后，他退役离开了白
城。回到老家山东3个多月后，他给刘主任发来了短信，告诉刘主
任，他因为发表了很多的作品，而且有一定的写作功底，带着这些报
刊到县里最大的一家大型企业应聘，被聘任了，已经正式上班，从事
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当刘莉主任兴奋地跟我说起这件事时，我是被
震撼的。是啊，也许我们奋力拼搏，如果没有像《白城日报·周末》这
样一个平台，又如何能在文字如林的写作世界有一席之地，能扎下
根、茁壮成长呢？武班长的成功，缘于《白城日报·周末》这个平台，而
我又何尝不是呢？

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清)

令我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从1994年算起，25年后，我竟然
走进了白城日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记者，和我曾经叫过老
师的这些人成为同事。从文学到新闻，异曲同工，从老师到同
事，情怀依旧。

10整年了，在第20个记者节来临之际，回想往昔，历历在目。如
今，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也许感慨多于

激动，一路走来，所有承载我和
那些业余作者创作激情的媒
体，都是我们无不仰视和感恩
的。对于白城来说，文学期刊有
限，正规发行的媒体只有《白
城日报·周末》，能在这里发
稿，足以证明自己的创作水平
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是自己
创作能力的一个体现和考验。
而《白城日报·周末》也一直
默默无闻地为白城的广大文学
爱好者敞开怀抱，为白城文学
培植新苗，为白城文学能走出
白城、走向全省甚至全国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成为白城日报社的一员，我才知道，专刊编辑部的3位编辑
每天的工作日常。给副刊投稿的文友不同于新闻投稿的作者，副
刊的作者年龄上基本偏大，有的老人都七八十岁，有时拿来的是
手写的稿子，编辑既要认真辨别字迹，还要在老人离开编辑部的
时候把他们搀扶到门口，这需要耐心、需要大爱，更需要一份对
文学的感情，对文学没有感情，如何能对文人有感情。

平日工作见得多了，我又开始重新审视文艺副刊编辑的“与众
不同”，既要有文学艺术的情怀，又要有新闻工作的严谨，所谓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这些人埋头“苦干”，竭尽全力点亮艺术追求者前路
的灯，这些人默默无闻为这样一群文学爱好者铺着前行的路，只为
让这片“文学的土壤”能越来越肥沃，果实越来越丰硕。

所有的成功都不会平白无故。我进入白城日报社工作后，第一
天报到，就到刘莉主任的办公室，以为她会说，欢迎你来。可是她却
告诉我，新闻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你和我成为同事了，送给你一句
话，这句话也是报社老总编在我当年走进新闻岗位时送给我的“战
战兢兢办报，实实在在为文”。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时刻谨记，不
敢懈怠。

追求文学的路上，得益于许多像刘莉主任一样的编辑们的教
诲。走上新闻工作之路，又得益于新闻同仁的帮助和支持。同为新闻
人，前路漫漫，还需踏实前行。

沃土千里谁躬耕，金秋之际穗香浓。

沃 土 千 里 谁 躬 耕沃 土 千 里 谁 躬 耕
——在第20个记者节来临之际写给《白城日报·周末》

□李彤君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健康？世界
卫生组织认为，真正的健康不仅是躯
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
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那么，怎样的
税务才能算得上是健康的税务呢？
我想在这个集体里不必每个人都身
体强壮，但都要有健康向上的心态；
不必每个人都是业务能
手，但都要有团结协作
的精神；不必每个人都
是领导，但都要有一颗
感恩的心。如果集体里
的每个人都能保持健康
的心态，正确地对待工
作、同事和组织，灵活地
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
系，就能促进单位和个
人事业的和谐发展和共
同提高，这就是我眼中
的健康税务。

对待工作要知不
足。鲁迅先生说过，不
满是向上的车轮。中国
有句古话叫知耻而后
勇，知不足而后进。人
性的弱点是愿意看到自
己的成绩，不愿意正视
自己的不足，使许多原
本可以克服的缺点得不
到克服，反而变得更加
严重。现代社会是知识
经济社会，是信息爆炸
时代，税务部门也不例
外，税务工作已由过去
的单一的专业化向多元
的社会化转变。好比作
为一名税务稽查干部，
要想查深查透一户企
业，除了要熟练掌握税
收和会计知识外，还必须掌握所查企
业所属行业的规则、生产运营方式等
等知识。因此，单靠掌握税收专业知
识已难以适应税务形势的发展。作
为税务干部，必须加快知识更新，扩
大知识面，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
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圆满地完
成好各项税务工作。

对待同事要真诚。个人要想高
效地完成工作，取得进步，都离不开
同事的帮助、信任和支持。因此，我
们要始终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善于与
同事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中，要做

到开诚布公、坦诚相见，做到谦虚谨
慎、与人为善，并把握好“不鄙人之
短，不恃己之长”的为人处事原则，在
虚心向同事学习的同时，还要善于多
为他人着想，这样才能使同事之间、
单位内部保持一种和谐融洽的良好
氛围，使自己和同事都能够拥有一个
心情愉悦、轻松惬意的工作环境。善
待他人与善待自己，就像物理学上的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道理一样。说
到底，善待他人实际上也就是善待自
己。我们每一名税务干部，只有善待

他人，才能与同事之间
坦诚相见，团结互助，共
同进步。只有善待他
人，才能做到心底无私
天地宽，才能做事情公
道处事、秉公执纪。总
之，在对待同事上，只有
做到了这些，才能赢得
同事们的尊敬、信服和
爱戴。

对待组织要感恩。
在税务这个大家庭中，
我们每一名干部都得到
了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照顾，可以说，组织
的关心从工作到生活、
到家庭，照顾是无处不
在的。如果没有组织的
关心照顾，我们现在能
工作、生活得这么好
吗？因此，我们应该以
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组
织，正确地对待名利地
位。只有拥有了这样的
心态，我们才能与组织
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在
组织的关心照顾下取得
进步。

健康税务就是我们
要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工
作、对待同事、对待组
织，凝聚力量、团结一

致、互帮互助，使每一名税务干部职
工的行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上下
通力合作，更好地实现税务事业和个
人工作的和谐发展和共同提高。

海子的诗说，从明天起，做一个
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
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
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说，从今天起，做一个健康、快
乐、敬业的税务人，勤勉工作，热情服
务；从今天起，更重视普通的工作和
平常的生活。我有一个愿望，享受工
作，简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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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名字是记者
——写在第20个记者节来临之际

□车丹萍

捱住时光捱住时光
□孙文卿

原上漫笔原上漫笔

博客视野博客视野

一个月后，李凤英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王升找了个
大仙给儿子看看，那个大仙说，你这个儿子就是他哥哥
托生的。那孩子死时小手攥成匣枪的模样，你要是剁掉
了孩子的一根手指，这个儿子也就平安无事了。记住，
这个孩子两周岁前不能让他二叔抱，要是抱了，你这个
儿子还得替他二叔还命去。大仙临走，还给这个孩子起
了个王长久的名字。

枪伤好了以后，王宾
买了重礼去看望哥哥嫂嫂
和他挂在心上的大侄子，
进了屋却没看见大侄子的
影子。还没等王宾开口，哥
哥就告诉他，你大侄子死
了。听了哥哥的讲述，看着
嫂子哭天抹泪抱着孩子躲
着他的样子，王宾眼圈一
红，悄悄地扔下了礼物走
了。从此，他再也没到哥嫂
家去过一次。

“9·18事变”后，王宾在黑道上混了几年，最后投靠
了日本人，在开通县当了伪警署的警尉。

就在儿子王长久14岁那年，王升得了鼠疫，撒手扔
下了孤儿寡母走了。李凤英找到了三弟王志商量了一
下，卖了小店，领着儿子长久和女儿王兰搬到了陈家店。

陈家店坐落在北股霍林河的南岸，是个水草肥美的
地方。村后的岗子下面是霍林河的故道，大片的芦苇一
望无际，在东侧的山上长满了蒙古黄榆，东山脚下，是一

片开满黄花的大草甸子。李凤英在陈家店买了两垧河套
地，靠地租维持着一家子的生活。14岁的儿子王长久有
点像二叔王宾，他一有空闲就鼓捣父亲留下的那支老洋
枪。树上打鸟，山上打兔子，晚上睡觉都要把老洋枪装上
药放在身边。李凤英对儿子的举动虽说有点担心，但看
到儿子一天天长大，小大人似地保护着母亲和妹妹，心
里就有一种安全感。

长久16岁了，个子一下窜起来了，身子也壮实了，
父亲留下的那支老洋枪也玩够了，想有一支属于自己的
快枪。他听村里人讲起过他的二叔，知道二叔有枪，二叔
在开通县做事，不少人都害怕二叔，可他长到16岁从来
没见过二叔。

儿子16岁，李凤英准备收回出租的土地，领着儿
子、女儿自己种。也就在这时，王宾在县城捎来了口信，
说他在警局里给长久谋了一份差事，做勤务。这是他走

了日本人的门路，费了很大劲儿才办成的。这些年嫂子
家里也没有个顶门过日子的主心骨，长久长大了，早点
谋个吃得开的差事，让苦了半辈子的寡嫂也有个依靠。

李凤英有心让儿子去，可她又对日本人和王宾不放
心。她去了趟鸿兴，找到在火车站做事的三弟王志商量。

“嫂子，我看是不能去。”王志说。我不单单信不过我
二哥，怕他带坏了长久，更信不过日本人。齐齐哈尔铁路

上的工友传过信来，说苏
联红军已开始了大反攻，
德国人吃了败仗，眼瞅着
快支撑不住了，小日本也
快完蛋了。日本人统治咱
东北快13年了，他们没人
性，做的坏事太多了。我大
哥就留下了长久这么一个
儿子，让他跟着日本人这
些畜生干，我大哥死了也
不放心。再说了，日本人要
是倒了台子，咱中国就得

打内战，这世道一乱，我二哥能走出正道吗？
长久在家种了2年地，野性也收敛了不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王宾在开通县进

入了地方治安维持会，担任了保安队的中队长。年
终，八路军解放了开通县。转年的2月份，开通县人
民民主政府成立。由于新生的民主政权急于扩充地方
武装，王宾趁机混入了开通县保安大队，并担任了骑兵
中队的中队长。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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